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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明进程中,人类广泛运用善良修正暴力。在善良意志发挥出巨大作用的今天,人类充分

认识到善良是人类文明之本。对武术的善良向度进行研究发现,习武人主动进行从善的身体化,将身

体武器转化为身体力量,以套路化进行着武术文化的再生产,生成了善良向度的武术,演化为迥异于

军事和异域武技的形态。武术在善良向度作用下,自律地通过技术演绎、虚拟对抗、说招拆招、拍打

功夫、套路表演等蕴含责任与自利的身体控制、移情进行良民形塑,实施道德共振,以身体建设实现

健康身体资本与社会、文化、经济资本相榫卯,使武术渐成 “以搏塑人”的善良存在。流传至今的拳

种套路化、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太极拳等现象,印证着善良武术服务于人类健康共同体的文

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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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从武术具象的搏击技术结构功能中,人们抽

象出技击性,并视之为武术的本质。技击性是人

类暴力的表现,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恶的

流露。即使是发展至虚拟技击阶段,武术依然难

掩所谓合理宣泄的攻击性。武术的暴力存在似乎

是毋容置疑的唯一存在形式。
  

随着文明的进程,在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的督促下,与恶有关的暴力事件逐渐减少。在此

背景下,我们不禁思考,武术有没有其他存在形

式? 富有善良向度的武术是否更具时代价值? 对

此,本文将通过身体暴力—身体力量、人性从善

—自我约束、善良意志—良民追求等维度,对武

术存在进行分析,旨在发现哪类武术向度更具时

代价值,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2 武术叙事中的恶与善
  

习武人的身体是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搏杀武

技是作战工具,这使武术与军事战争如影随形。
有统计表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12

 

800余次战

争,其中大规模战争3
 

791次。最残酷的当属安

史之乱,使得唐朝人口锐减2/3,这个人口数量

相当于当时全球人口的1/6[1]232。频繁的战争促

进了暴力类武术的成长。而战争之外的私斗中,
武术也始终是有效的搏杀工具。暴力是在冲突性

紧张/恐惧中人们所实施的对他人和自身产生伤

害或影响的行为[2]。武术在其中扮演着暴力执行

者角色,虽有掩饰、改变,但依然难祛或具象或

抽象的暴力成分,冷兵器时代的武术可谓是暴力

综合体。
  

如德勒兹所言,习武人将自己的身体练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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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武器,以防身自卫、保卫家园。这种方式并

非中国人独创,而是人类的共同行为。洛伦兹强

调人的暴力活动主要是受攻击性本能驱使,弗洛

伊德也认为人的行为是自私的 “本我”不自觉地

外溢。可见搏杀技术没有族群之别,是人运用身

体进行暴力厮杀的通用技术。
  

张震发现,习武人的身体武器曾经是贵族的

特权和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贵族们以精熟的身

体武器垄断而身居庙堂。但是随着社会演进,习

武人在秦代之后逐渐远离政治中心,后虽有武举

制的特殊通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无法再登

庙堂[3]。习武人的个体身体暴力逐步被军事、政

权等国家垄断形式取代,掌握身体武器的习武人

回归其应属的社会序列。现实中,集大成的习武

人,多与社会底层相连,俞大猷家境贫寒,戚继

光戎马一生,程冲斗以武护镖,吴殳寄人篱下。
为逃避禁武之忌,集大成者巧妙地将杀人术罩上

养生术、娱人术外衣。民间有大量的习武高手,
如早先的游侠,常常会做一些大悖于人伦常情的

异事[4]。在董仲舒看来,该群体属于斗筲,当被

奴役、被压迫。但有压迫必有反抗,反抗将本性

中隐藏的攻击性放大,所以这类人创造的搏击术

自然包含着暴力成分。
  

暴力绝非武术的全部属性,善存恶除是社会

运行主流,是必然中的自然。在儒家文化教化

下,武术的套路化让人性之善自然流露。在流传

至今的129个拳种中,极少直白表现暴力的拳

种,暴力多被善良遮蔽,其技击性需通过拆招、
说招的解读才能被人理解。同时,套路化的拳种

日趋表现出强大的健身、娱乐、竞技等文明价

值,成为民众广泛接纳的身体行为,善良向度成

为武术区别于始终富含暴力色彩的军事和异域武

技的重要特征之一。

3 善良人之本:善良拥有生物和社会基

础

  人性之初,始存善恶。在孟子看来,人生来

就有 “不学而能”的 “良能”和 “不虑而知”的

“良知”,所以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却认为,人生

而有好利、疾恶、好声色、耳目之欲,如果顺从

人性,必生争夺趋于暴乱。由此看来,人之性

恶[5]。告子则坚信人之初性无善无恶。至董仲舒

则通过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分析认为 “善质

非善”。在等级化的人群中,只有圣人本善而斗

筲性恶,对于大多数的 “中民”来讲,须通过

“事在性外”的教化善才能显现,进而得出 “人
性三品”[6]。朱熹也认为 “天命之性是理”“理则

无有不善”,气质之性 “一本万殊”,须伦理教化

以袪恶从善。西方文化中,苏格拉底认为人性本

善,善就是知识、理性。柏拉图则说人性是自私

的,间接说明人是恶的。亚里士多德毫不客气地

说人更接近野兽,而远离神灵,人性就是恶。倾

向于人性恶的基督教义则引导着西方文化,性恶

观促使契约、法律等成为西方人抑制恶的重要手

段。科学家们也加入讨论,心理学家菲利普·津

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众多的斯坦福大学

生很快变成了冷酷、以施虐为乐的 “狱卒”。似

乎,人性为恶。
  

然而,如何解释人类暴力事件逐渐减少、良

行善举广为流行、文明进程不断加速、套路化的

武术成为主流等不争事实。对此,阿比盖尔·马

什给出了答案:常人看到他人恐惧时,大脑中的

杏仁体活动异常活跃,在基于抚养和保护后代的

后叶催产素作用下,人会表现出强烈的避免、缓

解他人痛苦的善良欲望和动机。此刻,后叶催产

素瞬间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引发强烈的 “共情反

应”,二是抑制逃避和躲闪的冲动,并使人对处

于恐惧中的对象产生亲近和关爱,驱动利他的善

良行为[7]265-277,可见,人性本善拥有牢固的生物

学基础。习武人较常人会更多接触面露恐惧的对

手、弱者,激发这种生理反应的几率也高于常

人。这样看来,孟子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人性之

易,需要后天教化与规训。正如墨子认为 “人性

如丝,必择所染”、荀子判定 “涂之人可成禹”
一样,踢打摔拿本无善恶之别,其善与恶完全在

于习武人的持武向度和习武行为。在福柯的规

训、埃利亚斯的公共垄断下,恶得以抑制。在早

已步入 “良民宗教”公共垄断性规训的中国,习

武人被辖域,踢打摔拿等搏击技法被虚拟,套路

化更胜埃利亚斯的体育化,助力习武人锁定善良

向度,走向文明。
  

在主客合一的身体之中,有机体中的生理机

制与教化、规训等文化规范相榫卯,向善的叠加

力量使得从善的社会性逐步取代趋暴的生物性,
不断完善的理性充分发挥对人性的 “染化”,凸

显善良。当然,教化、规训人之生物性难如移

山,需通过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对善恶进行辨识和践行。人欲祛恶 “必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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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仁,而后无恶。”船山先生认为 “命日新而性

富有也。君子善养之,则耄期而受命。”人能改

变自己[8],习武人亦能。
  

在本土 “主体性阐释”的性善和教化主导

下,习武人主动进行从善的身体化,将身体暴力

转化为身体力量,以套路化进行着武术文化的再

生产。武术生成了明显异于重伐人、尚暴力的军

事和异域武技,具备益于人身心健康的身体和技

术结构,表现出强劲的善良向度和文明属性。

4 从善人之归:习武人的从善身体化

善良是人性的归属,决定文化走向文明。成

型后的武术大都为 “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

子,主导着武术发展,这是习武人良知追求、良

民形塑等系列从善身体化,使身体暴力的搏杀演

变为身体力量的套路演练,驱动武术文明化的结

果。

4.1 习武人的良知追求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成圣成王的核心,欲获

德性首要修 “正”———从形正到心正,步步递

进,不断养成。《大学》道:“所谓修身在正其心

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

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

不得其正。”为帮助民众理解,君主们提出 “夫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

为,百姓之所从。”将这个目标榜样化,使民众

明白如何格物致知,教导民众理解 “三纲八目”、
内外兼顾、由圣而王、实现良知的逻辑关系。这

种润物式教化更能促使民众效仿,实现自我控

制。
  

对习武人来说,内圣外王也是他们致良知的

必经之路,其中也备受润物式教化滋养。其一,
孟子认为欲达内圣外王,须充分发挥性善作用,
以仁心通仁政,将 “不忍人之心”扩展为不忍人

之政、之行。孟子更将 “内圣”理想人格内涵,
纳入生命关注之中,为进行生命活动的习武人提

供了具体可及的目标。其二,源于搏杀的武术备

受各方指责和限制。老子认为 “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要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决不能 “兵强天下”。《左传》则通过 “禁暴、戢

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对武术加

以束之、化之。其三,统治集团通过政权和军队

逐渐垄断了暴力,控制着个体暴力的随意使用。
伦理道德叠加国家暴力垄断,促使习武人的言行

符合社会规范。其四,习武人通过对道德礼仪、
传统哲理的身体阅读和体验,切身理解了使用暴

力获利亦会受害的道理,进而尽量避免武力冲

突,以 “格拳致知”[9]进行人格修炼,彰显具象

的口德、手德、身德;改一招制敌的搏杀技术为

点到即止的娴熟技能,变利己私斗之径为报效国

家之途,智慧地创造出练以为战、练以为健的套

路,成为人类独特的蕴含搏杀因素的善良身体文

化。
  

暴力肆虐,文明受阻。西方的中世纪,充满

着暴力,“15世纪的城市生活中到处充满了家族

之间以及集团之间的争斗。”[10] 中国民风总体良

善,但也有像唐朝后期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延

绵40余载的平藩、长达10年的黄巢起义等举国

战事的暴虐插曲,辉煌盛唐衰于战乱,毁于暴

力,文明不再。可以想象当时民风趋暴,习武人

甚至认为以暴制暴为治世之道。暴力武术泛化,
善良难以容身,武术文明化进程步履维艰。

  

善良普世,文明彰显。当国家对暴力垄断能

力加强时,习武群体的身体暴力被抑制,并适时

转向身体力量的应用。身体力量是一种运用身体

进行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活动能力。春秋时期

“以武犯禁”的武侠销声匿迹后,逐渐出现了利

用身体力量营生的 “尚武重义”的豪侠、“重气

任侠”的游侠、“持武重利”的镖师等习武群体。
通过身体力量,习武人拓展了致良知之路。首

先,米尔格拉姆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具有天生的

恻隐心[7]48-50。习武人面对无招架之功的恐惧眼

神时,怜悯同情油然而生。其次,武术为血缘家

族式传承,习武群体多为家族或拟家族成员,相

互间少有残暴现象。最后,文明帮助人类趋于善

良,在文明大环境影响下,暴力武术难觅立锥之

地,趋善的套路化大行其道,太极拳入选人类非

遗即为明证,更是武术文明化的曙光。

4.2 习武人的良民形塑
  

在辜鸿铭看来,中华民族以 “良民”著称,
良民是善良与合规相融的公民。辜鸿铭分析 “在
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存在着一种较自然

力更 可 怕 的 力 量,那 就 是 蕴 藏 于 人 心 的 情

欲。”[11] 良民之 “良”源于心灵。对此,马什也

强调:“驱动行为的是欲望,而不是理性。”[7]313

自然,内生与外控缺一不可,“爱之以礼”的情

欲与 “做一个识礼的好人”的 “良民宗教”共同

作用方能育化良民。良民的社会氛围,迫使习武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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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用特有的递进式身体化手段改良武术,变伐

人为塑人,用拳种套路之笔,书写恢弘的民族文

化。
  

第一,技术演绎。冷兵器的身体武器攻击力

始终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习武人在探索中不断进

行技术完善,为能够有效实战而惯勤肢体。吴殳

的 “一十八扎,十二倒手,攻防兼备”的峨眉枪

技,以 “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之灵敏和 “回龙

扎”“带打扎”等 “狠手”,实现了务实的技击效

果,欲求达到这种效果必须通过套路,以身心训

练为先,“手足运用,莫不由心。心火不炽,四

大自静。”[12] 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和延伸身体武

器。苌乃周完善拳技的形气合一,同样格外强调

将阴阳入扶之气贯穿于 “头如蜻蜓点水,拳似山

羊抵头,腰如鸡鸣卷尾,脚似紫燕穿林”的技法

中,充实了苌家拳。残酷的现实真切地告诉习武

人,身体武器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锋利,习武人则

通过演绎实现了对身体武器尤其是其局限性更全

面、准确的认识,进而领悟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道理,自觉转向探索自保而后全胜的方式和方

法,此身体体验、认知和身体创造奠定了武术套

路化的基础。
  

第二,虚拟对抗。习武人的对抗对象经历了

从对手到同门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身体对武术搏

击技术的体验,产生不同的认知与创造。从与对

手较量的一招制敌,变成与同门三五回合不见分

晓的比试,武术从实战走向了虚战。何良臣训练

枪法就用了模拟法, “以二十步内立木靶一面,
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一寸木球在

内。每人持枪二十步外,听擂鼓,擎枪作势,正

身向前,戳去孔内圆木,悬于枪尖上。”[13]256 相

互的对抗也多以棍头裹白灰包互击,以双方身上

白点判胜负。模拟实战使习武人体悟遮蔽暴力的

重要性,非功利性的套路凸显价值、大行其道。
《东京梦华录》载:“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

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13]197 这种

趋势引发了 “贵柔”“守雌”类拳种的萌发与勃

兴,遮蔽暴力的责任身体化成为武术的主旋律。
  

第三,说招拆招。说招拆招意在明确技击含

义,实现移情体验。招法的拆分练习,可达岳飞

“授 兵 指 画,约 束 明 简,使 人 易 从”的 效

果[13]223。当某种招法在模拟条件下说明讲透,
习武人通过模仿练习,能充分体验自身可能遇到

的威胁,同时领悟对方的伤害,感同身受的体验

就会嵌入习武人的意识,唤醒同情心,渐悟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之理,练就表现自我身体力量的点

到即止的娴熟技法。“人的生命 ‘选择’,指在一

定环境下,人对自己行为的决策和挑选,是自觉

的能动的改造外界和改造自我的行为实践。”[14]

这种行为实践中派生的移情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

用,将心比心,树立了习武人尊重生命的人际交

往原则,强化着以德报怨的意识。在内在的技术

移情与武戒、武礼等外源性规训的叠加作用下,
习武人创造出了 “尚德不尚力”的独特武德。

  

第四,拍打功夫。通过拍打练习,提高疼痛

感觉阈值,唤醒应激反应,从而提高打击和抗击

打能力。拍打功夫可增强相应功力,唐朝硬气功

名将汪节曾在御前表演 “俯身负石一石碾,置二

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

一部,奏曲终而下,无厌重之色。”[15]197
 

“羊侃

也 有 掌 指 功 夫,…… 侃 因 以 手 扶 殿 柱,没

指。”[15]112 这种功夫不仅发挥着威慑作用,并且

可以触发杏仁体和后叶催产素等生理机制运行,
引发共情、移情效应,以助减少或放弃暴力性对

抗。习武人通过耗能的拍打练习,难以获得身体

武器攻伐收益,因而转向于惜命、重生的功法、
套路。唯有将人性之善和自我从善、生命冲动与

生命塑造 “致中和”,习武人方能塑就温良尔雅

的 “良知”、成己兼善的 “良能”、浩然正气的

“良民”之内圣,渐入 “经邦济世”的外王境界,
赢得社会认可。

  

第五,套路演化。《南齐书·恒康传》记载:
“宜兴拳捷,善舞刀楯。回尝使十余人以水浇洒,
不能著。”[15]166 虽夸张,然套路演练的敏捷技法、
身械融一跃然纸上。薛巅 “在一次有许多武林人

士的集会上,突然表演了一手功夫,……将所有

人都惊住了,因为他的身体展示出了野兽般的协

调敏锐和异常旺盛的精气神,当时就有人议论薛

巅的武功达到了神变的程度。”[16] 薛巅精彩的套

路表演,展示出其强大的技击潜能,更表现出其

卧薪尝胆的自我控制能力,使他挽回了先前在搏

击场失利的颜面,赢得了尊严。正如埃利亚斯所

认为的自我控制是人性完善、社会文明的重要环

节,在武术套路演练中技与法、形与意等复杂的

身体控制更是自我控制形式之一,是记录拳种的

有效载体[17]。身体控制下的矫捷身法、精湛技

艺可助习武人沉浸于 “美善同意”之境。
  

通过递进式的身体力量转化,套路演练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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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武人从善,从善的套路化改变了武术的技术结

构,从而生成、巩固了善良武术。

5 善良武术的时代价值

5.1 道德共振的时代价值
  

良民形塑是习武人通过武术特有的 “以搏塑

人”“支配技术”实施塑人的 “技术支配”,在善

良与道德共振中将良民意识内化,表现为道德自

律,完成习武人的善良身体化。共振将行为与意

识有机结合,催生符合时代需求和体现时代价值

的现实、具象的身体共鸣教化体系。
  

善良是在责任的道德定言命令下,以理性的

善良意志自律地依照法则去改变人的世界。在康

德眼中,责任是善良意志的实践表现,定言命令

要求人人遵循普遍规律,理性独立于偏见选择实

践中必然的善,自律为善良意志立法,并且主动

地自觉守法,只有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善

良,呈现出永恒的文明价值。
  

第一,强国的 “匹夫之责”。康德认为 “出
于约束性的行为客观必然性,称为责任。”[18]46

这种强大约束力的责任使人尊重生存规律和人性

演进规律,从中强化具有道德价值、内含责任的

善良意志。习武人在实践中真切地认识到生命对

人、对国的价值,自觉地以塑造生命为己任,成

就了武术的善良意志。康德说:“善良意志,并

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

而善,也并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

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18]7,46 这种

自在的善成就了人,塑造了人,使文化表现出善

良特质。善通过责任来完成文化任务,并对文化

进行不断完善,使之成为普遍有益于人类的文

明。 “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而只能出于责

任。”[18]10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

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化仁

爱、爱国、强国为己任,是长期艰难的履责过

程。责任驱动着 伐 人 武 术 走 向 娱 人 和 完 人 武

术[19],引导着习武人从忽视生命,转向呵护生

命、为国健身、为国强身的义务演进。
  

第二,“扬善抑恶”的定言命令。人类的文

化是人为地人化过程,以及所取得的阶段成果,
其中,人为地为人是其本质和规律。如何人为地

为人,善良至关重要,没有善良的人为,必将破

坏为人的过程和目标。以善制恶、以德报怨的善

良武术能激发无限的博爱与合作,有效解决争端

和冲突,此乃武术文化持久发展的规律。“扬善

抑恶”需要以不争的定言命令去执行。即以善良

消除暴力,是无条件的,是对人有益的普遍存

在。人性的善良意志使 “以搏塑人”准则作为武

术演进的普遍规律和习武群体共同遵循的行为准

则。通过执行武术 “以搏塑人”,具身地对照

“以搏伐人”,可深刻体验现代社会中善良的时代

价值,有效培养人的文明意识。
  

第三,理性的 “仁爱”。无欲望的纯粹责任

难觅,凝练规律的理性常在,理性帮助选择向

善、行善,接近纯粹责任,理性与纯粹责任共同

辅佐道德,使道德显示出普遍意义。儒家凝练出

超越个人经验、爱好、普适的 “仁爱”理性,以

仁义礼智信的责任体系,有效地维系着中华文

化,教化着民众,使民温良。“仁爱”理性帮助

习武人充分关注人的身体建设,不断完善 “以搏

塑人”武术的虚拟技术结构,创造出文明属性的

健身类拳种,拓展了武术的生存空间,彰显了文

明、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四,“心之所可”的自律。康德强调自律

至上,但并未完全否认他律。智慧的中国人从务

实的身心修炼出发,以天人合一为标准,通过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他律践

行道德,化他律为自律。“以搏塑人”武术的技

术结构和目标追求完美地再现着 “身心如一”
“一体三相”的儒家生命观、身体观,以 “心之

所可”之 “可”,依托自律力量,实现身体建设。
习武人以尊重生命为普遍准则,以德技双馨为文

明标杆,使善良武术成为发展方向。

5.2 资本榫卯的时代价值
  

在埃利亚斯看来,“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通

过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自我约束以及羞耻、厌恶

和信任等情感的生成,逐渐形成控制攻击性情感

与暴力行为的习性。”[20] 但是,埃利亚斯忽视了

由人性驱力和经济张力构成的合力。当代人通过

资本榫卯、追求资本效益,生成了遏暴趋善的主

导力量。
  

在文明化中,人性之善促使武术迎合文明之

需,易伐人为塑人,善良向度越发明晰。为生命

塑造的武术套路遮蔽搏击技法,较仅戴上厚实手

套的拳击等规则化,其文明改造更加彻底。套路

化彰显着武术的善良成分,使善良武术在促进人

的全面健康、养成健身习惯、形成文明生活方

式、提高生产效率、强化身体资本、推动健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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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设、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展现出多维度

的价值。
  

第一,“贵生”经济张力的连锁价值。经济

张力借助人的行为向度杠杆撬动社会运行,满足

人的利益诉求。经济利益让人们主动放弃暴力,
以实现互惠互利。骑士对抢劫或筹款、损失与收

益的 算 计 中 发 现,“还 不 如 诚 实 地 辛 苦 一

把。”[1]98 的确,商业将人们有机联系在一起。如

重商的宋朝统治319年间,虽深受边患威胁,却

仅爆发83场战役,相比唐朝286年里130多次

边域战争,其军事活动大为减少,但经济成就位

列世界前茅。又如,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秉

持和平发展理念,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即

便充满针锋相对的 “囚徒博弈”,在重复博弈后,
合作依然成为最终抉择。在惨烈的一战期间,
英、德士兵对峙中定时定点炮击、射灭对方蜡烛

而不伤敌军等现象体现着人类虽由自私基因掌

舵,但好人终有好报意向却占据主导[21]。和平

时期,人与人在利益共享中互动,更以和谐与友

善为主。经济与社会、文化相辅相成,欲达经济

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文化最优化,须与人的善

意和合相榫卯。庄子说 “道之真以治身”,强调

身体的重要性,“贵生”文化深入人心。“贵生”
的经济张力促使武术向身体建设产业延伸,展现

武术尊生、养生的经济价值,善良武术提升了经

济为人服务的程度,展示着经济的文化价值,拓

展了习武人的生存空间和经济的生命空间。武术

所显现的从武校、拳馆、赛事向武术演艺、健身

干预、康养服务等产业的拓展之势,恰是这种连

锁的必然结果。
  

第二,身体资本链的复合价值。以生命塑造

为向度的善良武术,相对于生命冲动的搏击武术

更具身体建设价值。从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

念,到布迪厄完善人力资本理论,清晰地显示了

人力资本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其中,身体

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是社会、文化、经济

资本的基础。世界银行在1993年 《世界发展报

告》中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提高个人劳动

生产率及各国经济增长率均有积极促进作用。”
“拳起于易,理成于医”的善良武术提供了丰富

有效的健身手段,可使人的健康身体资本增值。
健康身体资本与社会、文化、经济资本相榫卯,
共同构成完整的人力资本链条,铺设以人为本的

文明轨道,帮助习武人 “锻炼行道”, “从主体

‘人性与天性’两个层面,促进主体的自我实

现”,显示着 “练以成人”[22] 的复合价值。当代

社会的现代性以身体工具为榫,纳身体消费入身

体资本之卯,将身体武器之锋芒,收敛于求真向

善之鞘室,为武术提供了施展 “以搏塑人”的机

遇,使武术熔为 “合金”身体文化,满足人类健

康消费、身体建设的需求,进而发挥促进经济增

长的作用[23]。此外,在激烈逐利的现代,习武

人保持 “以静水比德的价值观”[24],充分尊重生

命,以 “利为不争”的文明习性,发挥善良武术

的健身、修心、益群、崇德的时代塑人价值,引

领人体文化之文明走向。

6 结语
  

埃利亚斯看到体育化加速人类文明进程,我

们发现武术通过善良化—身体化—套路化拓展了

人类文明范畴。善良化使习武人通过善良意志、
习武行为自控与道德共鸣,使 “合金”的武术超

越私欲,合乎规律,接近法则,达到利他益己的

完全责任,诠释人性本善、人性可塑。身体化通

过武术特有的技术手段,将身体暴力转化为身体

力量,丰富人化能量,使人的从善意识和行为贯

穿于人体文化,凸显中华文明的教化智慧、和合

价值。套路化以修身至上的套路为支柱,用睿智

的中国话语表述文明进程,借 “以搏塑人”的身

体建设方式强化人力资本,服务人类健康共同

体,彰显中国的文化担当。经久不衰的善良化—
身体化—套路化的善良武术已然证明其存在价

值,随着其套路化—身体化—文明化,必将进一

步引领不断充实与完善人体文化的文明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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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civilization,
 

human
 

beings
 

widely
 

use
 

kindness
 

to
 

correct
 

violence.
 

Today,
 

when
 

kindness
 

plays
 

a
 

great
 

role,
 

human
 

beings
 

fully
 

realize
 

that
 

kindness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martial
 

arts
 

practitioner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mbodied
 

kind-
ness,

 

transform
 

physical
 

weapons
 

into
 

physical
 

strength,
 

and
 

reproduce
 

martial
 

arts
 

culture
 

with
 

rou-
tines,

 

resulting
 

in
 

kindness-oriented
 

martial
 

arts,
 

which
 

evolved
 

into
 

a
 

form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
ent

 

from
 

military
 

and
 

foreign
 

martial
 

ar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kindness-orientation,
 

martial
 

arts
 

create
 

a
 

good
 

image
 

of
 

law-abiding
 

people,
 

implement
 

moral
 

resonance,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healthy
 

body
 

capital
 

with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apital
 

and
 

make
 

martial
 

arts
 

a
 

kind
 

existence
 

of
 

“shaping
 

people
 

by
 

combat”
 

through
 

autonomously
 

technique
 

interpretation,
 

virtual
 

confrontation,
 

explaining
 

and
 

cracking
 

the
 

movements,
 

slapping
 

skills,
 

which
 

contain
 

responsibility,
 

self-interest
 

body
 

control
 

and
 

empathy.
 

Phenomena
 

such
 

as
 

the
 

routinization
 

of
 

fist
 

type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Tai
 

Chi,
 

which
 

has
 

become
 

the
 

masterpiece
 

of
 

hum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firm
 

that
 

mar-
tial

 

arts
 

with
 

kindness
 

are
 

the
 

civilizational
 

value
 

of
 

serving
 

the
 

healthy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

 

words:kindness;
 

practitioner
 

of
 

martial
 

arts;
 

existence
 

of
 

martial
 

arts;
 

moder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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